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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互助学习的基础、涵义与研究课题 

 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　左　璜　黄甫全 

21世纪迎来了学习方式的春天。在学习方式研究的大花园里，同伴互助学习已经应运而生，同伴互助学习，无疑地以期在教育大地上尽情开放。

一、同伴互助学习的基础

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与文献里，是蕴含于传统文化中的同伴互助教育思想，孕育起了同伴互助学习的种子，是诞生于当代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课程改革创新学习方式的实践，催生了同伴互助学习这朵奇葩。

在国外，从查阅到的文献看，“同伴互助学习”作为专门术语首次出现在1974年亚历山大（Alexander, L. T.）等人共同创作的论文中，[1]至今仅有30多年的历史，可谓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一颗新星。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提出的全民教育计划（EFA）为发端，掀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与课程改革热潮，这要求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人人都能满足基本学习需要。迫切呼唤多样化的有效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或学习方式的产生与发展。

在我国，同伴互助学习也同样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至少已经积累了“相观”“伴读”“小先生制”和“结对子”的思想与实践经验。《学记》中就提及过“相观而善”，如果“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大教育家孔子也有语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见同学、朋友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讨论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这些宝贵的思想无疑都是同伴互助学习的发端。陶行知于1934年开始推行他的“小先生制”。在我国的学校里长期也流行着学生的“结对子”学习，教师在经验的指引下采用优等生指导后进生的“一帮一”形式，组织学生以“1+1”形式进行作业辅导、复习以及游戏等学习活动。这一方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师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有效促进了后进生的转化与成长。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新的哲学观倡导对传统的反思、质疑和批判，打破了过去线性的简单化思维模式，树立起动态的、非线性的、多元化的复杂性思维方式。这要求我们改变把学生视为独立个体来进行直线型教学的传统观念，而应将学生视为一个群体，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学习的关系，他们在互动中学习，在交往中学习。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要重视学习的过程体验，认为知识是在借助他人（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来获得的。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皮亚杰(Piaget, J.)认为要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而非结果，重新认识到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自主积极的重要角色。[4]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维果茨基(ВЬыготский    ,Л.С.)，也指出学习是一种“社会建构”，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重视“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地位。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转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研究、勤于动手。”[6]不同类型的知识和课程需要多样化的学习活动方式，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能发展学生多方面的基本能力。

二、同伴互助学习的涵义

什么是“同伴互助学习”或者说“同伴互助学习”是怎样的? 它关注的问题和范围是什么？凡是关心同伴互助学习的人，无不关心这些问题。

英国的托平（Topping, K.）教授和美国的尔利（Ehly, S.）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同伴互助学习》（Peer-assisted Learning ）一书中提出：“所谓同伴互助学习，是指通过地位平等或匹配的伙伴（即同伴）积极主动的帮助和支援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在这里，同伴互助学习的涵义广泛，包括同伴指导（Peer Tutoring）、同伴示范(Peer Modeling)、同伴教育( Peer Education) 、同伴咨询(Peer Counseling)、同伴监督( Peer Monitoring)与同伴评价( Peer Assessment)。

同伴互助学习作为一种学习生命存在及优化形式，其基本特征如下：

（一）互惠的学习共同体

作为“类”的人是在不断克服其与周围事物对立性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同样，作为自在物的“人”也是在不断消解与他“人”之间对立性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同伴就是同在一起能互助的人，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体组织，它本身就蕴含着互动。同时，学习个体的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又为这一学习共同体的创建提供了可能，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可以教给他人的知识与技能，尤其是有效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在这样的学习共同体中，学习个体生命彼此互相关照，共同发展，建立起了互惠关系。

同伴互助学习，首要意义就在于以配对的形式组建起互惠的学习共同体，以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二）交互活动

学习互动包括外部“个体—环境的互动”和内部“个体与自身的互动”，而且前一种外部互动促成后一种内部互动。外部活动包括“人—物”活动和“人—人”活动，不管是哪种外部活动，它都必须借助中介来实现。
在学校教育条件下，学习者与学习内容之间的互动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互动，都需要借助教师这一中介来完成。因此，教师成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促进者和引导者。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活动，同伴互助学习的外部活动与交互还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活动双方主动参与。学习的外部活动都是与内部活动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学习的外部活动是具有主体性和主动性的。同伴互助学习更加强调学习主体的主动性，即指个体应本着自愿的原则来参与。第二，参与双方应掌握传达知识的技巧。要说明的是，“知识”在此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概念、含义、事实、原理和理论假说等，而是指该学生个体所拥有的可传授给同伴的一切，包括学习习惯、基本技能、“知识”（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理想或情感化的准则、态度等。事先掌握一定的传达技巧，包括传达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能有效地促进同伴互助学习。第三，参与双方需学会交往，互相融合，构建共同的价值和意义。同伴互助学习是一种交往的过程，因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双方学会调适自我，在消解矛盾冲突中达到最终的融合，建立共通的价值和意义。

（三）多元化评价

评价作为学习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要素，不仅是检验学习活动的一种手段，更是促进和改善学习活动的一种方式。在同伴互助学习中，多样的评价主体、多样的评价内容及多样的评价方式整合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以促进学习活动。
它首先强调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教师评价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学生互相评价和自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价他人能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而自我评价又能帮助学生自我监控和调节自己个人的学习活动。
其次，评价内容也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学业表现，而且包括人格发展、社会技能以及生活技能，还包括互动技巧等。
再次，同伴互助学习强调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在评价中，既注重形成性评价，也注重结果性评价，既注重标准参照评价，也注重个体差异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大面积及时反馈给学生，帮助学生改进学习。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既能检验同伴互助学习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能促进同伴互助学习的进一步发展。

三、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的主要课题

尽管同伴互助学习是一种新兴的教学策略体系，但由于它直接关注教学过程，对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发展社会性情感方面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一）主题

已有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者差异”“学习内容分类”和“学习结果改进”以及“综合交互效应”等课题上。针对学习者个体差异，人们研究的问题范围主要包括，同伴互助学习对不同智力水平，不同年级，不同特质的特殊儿童以及对不同性别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在群体差异层面，开始探讨了同伴互助学习对不同种族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
针对不同的学习内容，已有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以改进学习结果为重要检验指标，主要涉及了阅读、写作、数学和第二外语习得等课题。在学习结果改进研究上，人们不仅关注同伴互助的学业成绩提高效应，而且逐渐开始扩展到关注同伴互助学习对学生个体的个性、社会倾向性和情感发展的影响。
同时，许多研究者们开始把兴趣投向同伴互助学习相关因素的综合交互效应上，将不同类型的学生配对组合与各类学习内容相结合，创生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并在研究同伴互助学习过程中结合了其他的学习策略来进行比较研究，如结合同伴互助学习和课程定向测验进行研究等等。

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进行多元化的组织配对、关照全面的学习内容、全方位的学习结果以及走向学习者差异、学习内容与学习结果的整合研究，并演绎为“同伴互助型”学校合作文化的孕育和构建。
在组织配对维度上，可拓展到课外校外配对学习研究和同质配对研究等等。在学习内容方面，应关注全面的学习内容，开展体育活动、品德教育、公民教育、卫生健康教育等各种学习内容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在学习结果维度上，需要超越“学业成绩”狭隘定位，展开对学生“人格发展”“社会性发展”和“生涯发展”影响的研究，以促进同伴互助学习影响范围及意义的提升。在学习者差异、学习内容和学习结果的整合维度上，需要深入揭示三者在各个方面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关联的。同伴互助学习所引领的还不仅仅是学习方式或教学策略的多元化与整合化，更重要的是引领着“同伴互助型”学校合作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二）方法

已有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实验方法，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假设，然后，确定好研究变量，选拔和分配被试，再通过测量、实验控制等一系列程序来验证事先的假设，从而发现和揭示同伴互助学习的特点和规律。
例如2005年，由弗彻斯·道格拉斯和弗彻斯·里恩教授等主持的一个项目，采用同伴互助学习策略（Peer-assisted Learning Strategies）对母语非英语的学生进行英语学习的干预实验研究。实验前，研究者选取了132名三到六年级说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将英语学习有障碍的学生分别与学习成就低、中、高的同伴组成对子，同时选择12位老师，然后将教师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连续15周，每周举行3次指导课程，在这些指导活动中，主要包括指导学生进行重复阅读、概括段意和轮番预测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给予评分，最后再进行组合评价。
在此过程中，教师和研究员都起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最后对学生所进行的前后测予以对比分析得出结论，采用同伴互助学习策略使得英语学习障碍者的阅读理解能力有明显的提高，但是不同类型的配对组合之间却没有显著性差异。[11]

在上述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中实验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就同伴互助学习这一特殊学习活动的特性来看，它极具有人文性、社会性，更适合采用质的研究。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自己活生生的生命融入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的学习生命之中，在与被研究者进行生命层面的互动中更真实地了解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领会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在研究中实现生命特别是学生生命的整体优化。
因此，同伴互助学习的研究，需要走向多元基础、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整合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研究中宜采用作品考察、经验分析、问卷、访谈和观察等综合性方法开展具体的研究，以期更加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理解和洞悉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进而把捉、描述和阐释孕育和蕴涵在同伴互助学习中的特殊生命状态和奥秘！

（三）开发

经过多年的积淀，同伴互助学习研究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从基本理论的建构到有效操作策略与技术都已有所成就。在理论原理方面，托平教授和伊利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同伴互助学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使同伴互助学习作为一种有效学习或教学方式获得了独立地位。书中专门论述了同伴互助学习的基本原理和意义，包括同伴互助学习的教育心理学基础、优点和局限性以及同伴互助学习设计和实施的基本原则。
同时，已开展的同伴互助学习研究活动不少属于行动研究，这为建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新型关系开辟了新途径。弗彻斯·道格拉斯和弗彻斯·里恩教授就此开展了专门的个案研究，然后建议采用三步骤方法：（1）引导式研究；（2）正式实施并评价；（3）按一定比例逐渐扩大研究。[12]另外，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同伴互助学习的系列课程也已开发并在社会上、学校中和教师教育机构里加以推广实施，有力地推进了同伴互助学习的技术与策略研究，并有效地扩大了同伴互助学习的实施规模。

在此基础上，当前同伴互助学习的开发，正沿着“学习领域的开发”“培训领域的开发”以及“院校合作方式的开发”三条道路在推进。学习领域的开发，包括学习过程的开发和学习内容的开发。
在学习过程的开发上，主要问题有，同伴互助学习是否以及怎样对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投入、学习策略以及学习结果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如何开发与教师、学生相关的有效策略与技术？
在学习内容的开发上，主要问题有，同伴互助学习是否以及怎样对不同内容的学习和教学产生积极作用？如何开发特定学科内容的同伴互助学习有效策略与技术？
培训领域的开发，就是针对学校师生的有效教与学需要，将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的成果分别开发为教师培训课程和学生培训课程，供教师教育、校本教师培训和学校学生选修课程使用，其主要问题有，同伴互助学习课程是否以及怎样对学生学习与教师专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如何开发学生选修和教师进修相关课程的有效教学策略和技术？
院校合作方式的开发，指的是来自大学的研究者与来自学校的教师合作开发同伴互助学习，所面对和研究的问题，是“学习领域的开发”和“培训领域的开发”两大方面问题的综合体。这三条道路，为同伴互助学习研究的前景展现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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